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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与技术创新是清廉政府建设的两个关键因素。引入创新协同思维，在构建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采用我国2000-2012年数据进行测量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模型对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与清廉政府建设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清廉政府建设与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耦合度不高，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依然处于低端水平，还存在未实现有效协同的要素。构建了基于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的清廉政府建设体系，以推动其实现长效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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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00-2012
Abstrac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are two key to build long-term mechanism of clean government. Introducing innovative collaborative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model of complex system including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lean government and analysis with Chinese data of 2000-2012 year, we made a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he interaction factor of the innov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clean government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s are still low, the coupling degree of. clean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oo low,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establish a clea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innov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and technology, so that we can realize real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e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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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带来的网络、信息和即时通讯革命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效能，降低了社会监督成本，加速了国家进行制度反腐和清廉政府建设的步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通过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把公权力关在笼子里”，实现廉洁、效能的清廉政府建设目标，成为新时期我国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传统研究范式多局限于技术与制度分离的状态，本文将创新协同思维引入清廉政府研究领域，基于2000-2012年的数据，对我国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与清廉政府建设的耦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推动清廉政府建设的科学路径，为推动清廉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1  文献综述

   “清廉”源于《庄子·说剑》中的“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和《东观汉记·周泽传》的“拜太常，果敢直言，数有据争，朝廷嘉其清廉。”这里的“清廉”意思是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在政府治理中，清廉体现了政府“善政”与“廉政”的基本程度，是评价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王琛认为，清廉政府建设是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政府治理改革的客观要求，目标是在官员清廉、奉公守法的基础上提升政府效能、责任与廉洁，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发展[1]。首先，清廉政府要求以最低的行政管理费用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如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廉价政府，“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用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要求政府机构应该精简、行政管理费用适度、官员廉洁等；其次，要求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第三，清廉政府是勇于承担责任、能够自我修复的政府。张淑芳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变化，通过构建自我修复机制，使政府权力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清廉政府便是对权力系统具有较好修复机制的肯定[2]。第四，清廉政府建设要求构建制度化、法治化反腐体系。倪星、黄辉认为，以运动式为主的反腐模式存在着回避正常的法治程序、难以控制高层官员腐败等诸多局限，“制度转向”已成为清廉政府建设的客观要求，积极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和常态化的制度、政策规定进行系统化治理[3]。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着全球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转型过程，如何通过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推动清廉政府建设的相关研究在探索中快速发展。
1.1  经济制度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作用研究

马克思认为，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源于技术创新，尤其是要素禀赋和生产需求变动引起的技术变革推动了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从长期看，经济制度创新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技术创新的快慢与程度受制于制度环境。威廉姆森基于市场体系和科层制组织体系，认为科学的制度结构有助于规范行为准则，降低交易费用。诺斯和托马斯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分析了有效率的经济制度，认为那些“有效率的制度”的国家由于政府和市场主体行为规范、交易成本较低而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而那些“无效率的制度”的国家则难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丹尼尔认为，经济制度是影响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与义务的集合，包括行为准则、规则或所有权。好的经济制度能够鼓励人们进行发明创造，规范政府行为，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繁荣[4]。根据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社会行为主体与制度存在着辩证互动关系，清廉政府建设过程是制度体系、社会结构、社会行动者认知与行动的辩证互动过程[5]。吴一平、芮萌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腐败行为由于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成为主要的经济组织模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以其更低的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而取代腐败行为[6]。田旭明认为，制度创新是超越权力反腐与运动反腐的新模式，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推动清廉政府建设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7]。王琛认为，法制不健全、反腐败制度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规范等问题是制约我国建设清廉政府，推动政府廉洁的障碍，着力依靠现代信息、通讯、互联网技术和现代公共管理价值导向，通过制度创新打造廉洁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是实现清廉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
1.2  技术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作用研究

技术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高科技手段，将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等有机融入到现代政府治理中去，把电子监察等新兴技术渗透到公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用“无情”的电脑规范和约束“有情”的人脑，促进公权力科学、规范和廉洁运行［8］。通过技术创新制约政府权力的大规模实践源于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以提升政府效率、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的“信息高速公路”、“政府在线”等电子政务建设。杜治洲认为，电子政务系统在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的同时，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权力运行透明化、社会监督便捷化和官员行为规范化，客观上促进了清廉政府建设。现代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变了政府权力运行结构，使公共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难度加大，政府职权、程序、行政过程与结果均为公众所知，出现了监督效能增强，腐败成本加速上升，客观上成为治理腐败的利器[9]。现代通讯技术与金融技术、交通技术的有机融合提升了物质、资金、信息、知识的传递效率，优化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与监督学习机制，使预防腐败的边际成本呈下降趋势。刘贵丰认为，发达国家将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与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公民纳税制度等密切结合，对每一个公职人员的银行存款、家庭财产和纳税情况能够进行“一键”监督，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10]；林瑞青认为，运用现代科技构建完善的金融监控系统，全面推动公务消费电子货币化，有助于监控公务活动中的资金流向，为预防贪腐提供技术支持[11]。然而，在运用新技术手段对改进公共服务质量、加大查处腐败力度的同时，高智商、高“技术含量”的腐败行为也频频出现。客观上需要通过促进技术与制度创新协同，构建清廉政府建设的长效机制。
1.3  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作用研究
根据协同学理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着内在协同演进关系，其中一种创新的发展效应将会影响和依赖于另一种创新发展[12]。杜治洲认为，长效的清廉政府建设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协同推进的结果，反过来对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也会产生显著地推动和支持作用。清廉政府建设工作既要积极借助现代信息、通讯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要注重和积极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使监督、监视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也更有用处[13]。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创新能够用“无情”的互联网与电脑管住“有情”的社会网络与人脑，保障清廉政府建设中公共权力的科学行使、规范行使和廉洁行使，将公平、公开、公正的现代“施政”理念内化到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之中。由于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和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等问题，技术创新需要通过经济制度创新来加以规范和引导[14]。不同的制度对清廉政府建设的规范与引导效能不同，唯有与技术创新协同的制度才能够科学推进清廉政府建设。
综合上述分析，已有文献对经济制度、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关系的研究多局限于制度创新或者技术创新单向作用研究范式，尚未发现从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角度全面考察清廉政府建设问题，将创新协同思维应用于清廉政府研究领域，突破单纯的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研究范式，能够构建具有创新协同特征的清廉政府建设解决机制。
2  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经济制度、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的协同理论分析
    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是克服传统的运动式、宣教式管理缺陷，构建清廉政府建设长效机制的关键因素。经济制度创新为清廉政府建设提供的有效规范与约束体系和技术创新提供的思维、监控与执法利器是协同共生的。经济制度创新能够降低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行为的交易费用，提升政府廉洁、责任、法治程度。通过激励诱导、平台提供和风险规避等方面对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保障技术创新成果在清廉政府建设中的有效应用。技术创新为经济制度变革和清廉政府建设提供了工具条件，尤其是新技术与现代电子政府的叠加式协同发展推动的清廉政府监控体系建构，成为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制度建构手段，并影响着现代政府治理与经济制度体系的协同演进方向。
技术创新在推动清廉政府建设中能够处理有效克服社会转型期的“潜规则”和“人情”文化困扰，通过推进网络化、数字化和信息化，尤其是在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公共工程、专项资金等领域发展完善的电子决策系统，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网上并联审批和信息共享系统，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大众等各参与主体提供“人性化、一站式”服务，将公共权力纳入社会考评与监督范围，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政府效能建设；在政府采购、公共工程、土地供给、医药购销、产权交易、公共资源开发和交易等“易腐”节点和“脆弱”链条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技术推进“阳光工程”，构建软硬件齐全、运转科学规范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间的协同监控与反腐体系；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和现代技术对公共权力资源进行科学配置，推动清廉政府建设实现跨越式提升。

然而，技术创新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约束，推动清廉政府建设的同时，也存在着“良莠不齐、杂草丛生”的问题，公共行政成本增加和利用高科技进行群里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折射出清廉政府建设在积极应用技术创新资源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经济制度创新加以规范。谢学芳等人为，在实践中制度创新经常滞后于技术创新，经济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和政府治理的规范并非是随意而为就能奏效的，制度不科学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可能引导技术与政府治理误入歧途。因此，清廉政府建设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及政府治理的规范与引导离不开三者的契合与协同，唯有制度与技术创新能够实现高度协同，制度创新才能够有效推进清廉政府建设。现代规制理论认为，政府具有理性人特征，受自身利益最大化驱使，公共权力掌控者是履行建设清廉政府职责，还是选择贪腐、渎职行为取决于各种行为给其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科学的制度结构能够为有利于清廉政府建设的行为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和较低的预期成本，而对贪腐、渎职等不利于清廉政府建设的行为带来较高的预期成本和较低的预期收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而严格执行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明晰的产权制度、科学的税收与贸易制度、健全的开放制度通常会给公共权力掌控者带来较高的腐败成本，也给政府提供了较高的清廉收益。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加速技术创新应用与经济制度创新实践的结合，有助于社会大众、新闻媒体和政治组织对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增加清廉政府建设的预期收益和贪腐、渎职的预期成本，鼓励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履行清廉政府建设职责，打破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可能。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政府治理中的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与清廉政府建设耦合发展理论模型，见图1。根据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作用关系，技术创新子系统主要包括：技术研发、改造和消化费用等投入构成的技术创新支持、有效发明专利体现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电子政府与互联网普及等体现的技术创新应用；经济制度创新子系统由制度层级创新、制度范围创新和制度强度创新等维度组成，具体包括市场化程度、产权制度、税收与产业政策、商业规制、经济开放程度等；基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发展目标，清廉政府建设子系统主要包括廉洁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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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经济制度、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协同发展模型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2.2.1  指标体系构建
（1）清廉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根据“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和借鉴张淑芳等的研究，清廉政府建设指标应包含廉洁、法治、责任和效能等。清其中，廉洁指标选择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年度清廉指数（CPI）作为代表。清廉指数是通过对企业界、风险分析家和社会民众的调查，以其对政府官员清廉程度的感受，形成10到0的评价。清廉度指标越高，说明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越低，清廉程度越高。清廉政府建设要求政府“法无许可不可为”，从行政决策到执行整个过程都要纳入法治化轨道，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许可的事情，为此，本文选择行政涉案率（RAI）作为全面衡量政府治理的“守法”程度指标，行政涉案率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的行政案件比重，行政涉案率越高，说明政府违法现象越严重，为了便于计量分析，本文选择其倒数的十倍作为指标变量。清廉政府建设的责任指标方面，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具有决策权的高级干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在违法行驶职权时，必须承当法律责任，为此，本文选择厅级以上干部涉案占县处级以上干部涉案比重（TZX）的倒数来代表。行政效能是指政府能够用较小的行政投入来获得最好的行政工作目标，使公共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状态，本文选择年度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AZC）的倒数来代表。
（2）经济制度创新指标体系。根据诺斯等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借鉴陈刚[15]、袁中华[16]和樊纲 [17]等的研究,本文选择以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经济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产权制度、财税制度、政府对商业的规制、经济开放程度等。一是市场化进程指标（MAR），樊纲等构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具有较长时期的详细数据，符合我国现阶段市场化进程的实际，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二是产权制度创新指标（IRS），产权与契约制度是限制政府权力、维护公民和企业权益最重要的制度，产权制度的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三是财税制度（FOF），用来衡量公民和企业的税负程度，包括公民与企业的直接税负、社会总体税负占GDP的比重，表征了政府从公民与企业中获取的财富及收益比重；四是政府对商业规制（FBS），主要通过对企业开办和关闭成本的衡量，反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制度环境。政府的规制框架、腐败、官僚作风等都会对商业经营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五是经济开放度（FDR），经济开放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开放的程度，其包括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融入世界和允许别国对本国经济渗透的方式和程度。经济开放程度越大，意味着政府在观念、行为上受外部的影响越大，其行为的规范性就可能越高。在经济开放过程中，进出口贸易是最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总产值比重进行度量。
（3）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工作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网络技术创新引发的社会舆论和即时报道，增大了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与约束，对腐败行为能够起到有效的预防、遏制和惩戒作用。借鉴贾军、张卓 [18]等技术创新研究的指标选择[16]，选择互联网普及率（IPR）作为技术创新应用指标，无论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互联网技术创新及其普及都起到了关键作用；选择有效发明专利（EFP）作为技术创新成果指标，选择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RDG）、、技术改造经费支出（TIF）和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TAF）等为技术创新支持指标。

2.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选择我国2000-2012年的清廉政府建设、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清廉度指标源于透明国际组织网站，市场化指数采用樊纲等计算出的2000-2009年的全国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2010-2012年的数据指标按照樊纲构建的测算方法计算得出，产权制度、财税与产业政策、商业规制等制度指标数据源于美国Heritage基金会网站。其余数据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发布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2000-2012年的清廉政府建设、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子系统指标数据。
运用因子分析法来确定各子系统序参量权重。将原始数据输入SPSS19.0，得出KMO度量值分别为0.361、0.386和0.573；Bartlett 检验的近似卡方分别为49.176、45.595和63.323，DF值分别为6、10、8，各子系统序参量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分别对各子系统序参量进行因子分析，各指标经旋转后得到因子得分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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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子系统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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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

表1  系统序参量各变量的权重
	指标
	CPI
	RAI
	TZX
	AZC
	

	权重(
	0.292
	0.171
	0.257
	0.280
	

	指标
	MAR
	IRS
	FOF
	FBS
	FDR

	权重(
	0.252
	0.127
	0.190
	0.206
	0.225

	指标
	IPR
	RDG
	EFP
	TIF
	TEF

	权重(
	0.231
	0.230
	0.222
	0.225
	0.092


3  实证研究
3.1  经济制度、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分析

借鉴孟庆松、韩文秀（2000）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研究[19]，构建由清廉政府建设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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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创新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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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创新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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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S，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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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组织与他组织驱动力共同作用下，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推进清廉政府建设，实现三者共同构成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状态的协同演化。
3.1.1  子系统有序度测量
设子系统序参量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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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限与上限）。序参量有序度可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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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参量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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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集成”计算子系统有序度，运用几何加权平均法计算子系统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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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清廉政府建设各子系统序参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各指标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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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i

de

。然后将表1中的各子系统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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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子系统指标有序度代入到（1）计算出各子系统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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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见表2前三列：

表2 复合系统各子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测量结果

	年份
	清廉政府子系统有序度
	经济制度子系统有序度
	技术创新子系统有序度 
	清廉政府-制度创新协同度
	清廉政府-技术创新协同度
	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度
	复合系统协同度

	
	
	
	
	
	
	
	

	2000
	0.03355 
	0.00741 
	0.00019 
	0.00039 
	0.00001 
	0.00000 
	0.00002 

	2001
	0.02705 
	0.00252 
	0.00302 
	0.00011 
	0.00013 
	0.00001 
	0.00005 

	2002
	0.14678 
	0.02783 
	0.01119 
	0.00645 
	0.00259 
	0.00049 
	0.00202 

	2003
	0.12046 
	0.02570 
	0.01886 
	0.00489 
	0.00359 
	0.00077 
	0.00238 

	2004
	0.07090 
	0.01174 
	0.03397 
	0.00131 
	0.00380 
	0.00063 
	0.00147 

	2005
	0.03967 
	0.04146 
	0.04592 
	0.00260 
	0.00288 
	0.00301 
	0.00282 

	2006
	0.04930 
	0.01296 
	0.04349 
	0.00101 
	0.00339 
	0.00089 
	0.00145 

	2007
	0.02063 
	0.08069 
	0.06301 
	0.00263 
	0.00205 
	0.00802 
	0.00351 

	2008
	0.10664 
	0.03950 
	0.08222 
	0.00665 
	0.01381 
	0.00513 
	0.00778 

	2009
	0.06157 
	0.12913 
	0.09077 
	0.01253 
	0.00882 
	0.01843 
	0.01267 

	2010
	0.08186 
	0.14214 
	0.12001 
	0.01830 
	0.01546 
	0.02675 
	0.01964 

	2011
	0.02631 
	0.14324 
	0.13106 
	0.00595 
	0.00545 
	0.02942 
	0.00984 

	2012
	0.18907 
	0.12868 
	0.14314 
	0.03803 
	0.04224 
	0.02887 
	0.03593 


根据表2列出的我国2000-2012年清廉政府、经济制度和技术创新各子系统有序度，运用EXCEL2007描绘其变动趋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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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技术产业各子系统有序度变动趋势

由图2可见，各子系统有序度均较低，其中，经济制度子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呈波动式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在有序推进，但在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各项经济制度创新的协调度还不够完善；技术创新子系统有序度呈现出持续、平稳增长趋势，这和我国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子系统有序度的持续上升，有助于为我国清廉政府建设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观念更新；清廉政府建设子系统有序度呈现出显著地波动状态，2002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这说明我国存在着反腐败、法制建设和政府效能建设之间的不协调现象。2012年，清廉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出现了显著上升，和近期实施的作风建设、“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等重大举措密切相关。
3.1.2  子系统协同度与复合系统协同度测量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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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度初始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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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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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政府-制度创新子系统、清廉政府-技术创新子系统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子系统的协同度测量模型可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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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子系统协同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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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存在。子系统协同度越大，对复合系统协同度的贡献就越大。复合系统协同度是各子系统协同度的集成，在协同演化机制作用下，各子系统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实现系统整体效应放大。复合系统协同度测量模型可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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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28.wm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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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表明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能够相互促进，实现协调发展；
[image: image30.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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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说明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建设的一致性、协调性较差，需要对整个系统加强控制与协调。将表2中清廉政府、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各子系统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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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入（2）、（3）、（4），可计算出各子系统协同度；将三个子系统协同度代入（5），可计算出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清廉政府建设复合系统协同度，见表2。运用Eviews6.0描绘出各三个子系统协同度和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清廉政府建设复合系统协同度变动趋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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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子系统协同度及复合系统协同度变动趋势

由图3可见，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清廉政府建设各子系统的系统协同度和整个复合系统协同度都呈现出波动式上升趋势，且总体水平都不高，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都处于低端水平，清廉政府建设与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耦合程度相对降低，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清廉政府-经济制度创新协同度2000-2002年经历了短暂上升，这和加入WTO带了的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创新有关，2002-2007经历了下降与低端徘徊，这与产权与市场模糊密切相关，2008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清廉政府-技术创新协同度在2000-2010年波动幅度较小，总体趋于上升，这和新世纪我国积极实施科技发展战略相关，经历了2011年的低谷之后，2012年实现了飞跃式上升，“群众路线教育”与“微信”、“微博”等新技术运用于反腐败的结合使其重要的推动力量；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度在经历了2000-2005年的缓慢与低端徘徊之后，2006以来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这是我国近年来积极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协同发展的结果。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清廉政府建设复合系统协同度受各子系统协同度的集成作用，2000-2005年处于缓慢上升态势，经历了2006年的稍微降低之后，开始快速上升，直到2011年短暂下降后，2012年急剧上升。2012年的清廉政府-制度创新协同度、清廉政府-技术创新协同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都显著高于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度，这体现了我国2012年以来的反腐败、经济体制改革的显著效果。
3.2  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与清廉政府建设关系的回归分析
为深入分析各子系统有序度、协同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变动原因，探究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机制，构建创新协同回归分析模型，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3.2.1  回归模型构建
（1）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与清廉政府建设关系总体回归模型。根据因子分析计算出的序参量指标权重，运用下式计算清廉政府建设（QLD）、经济制度创新（ZDD）和技术创新（JSD）各子系统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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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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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清廉政府、经济制度和技术创新子系统各指标变量，根据理论分析，以QLD为因变量，以ZDD、JSD和二者对数的交互因子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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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对回归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结果显示，决定系数
[image: image36.wm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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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94，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0.89，这说明回归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清廉政府综合指标变量间的关系。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F 统计值为165.7，对应的p 值为0.00052，这说明清廉政府综合指标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综合指标及其协同因子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2）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各分项与清廉政府建设关系的回归模型。为深入考察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根据理论分析，对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各分项与清廉政府建设综合指标分别构建回归模型。
第一，技术创新与经济制度创新各分项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作用的回归模型。以清廉政府建设综合指标(QLD)为因变量，以技术创新综合指标(JSD) 的对数分别与经济制度创新的市场化程度(MAR) 、产权制度创新(IRP) 、财税制度创新(FOF) 、商业制度创新(FBS)和对外开放程度（FDR）等要素的交互因子作为自变量。对技术创新综合指数取对数以便于增强其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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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决定系数
[image: image38.wmf]2

R

为0.93，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0.85，这说明回归模型（8）能够反映经济制度各要素与技术创新协同变量对清廉政府建设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性检验F 统计值为93.7，对应的p 值为0.004，这说明清廉政府综合指标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交互因子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第二，经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各分项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作用的回归模型。以清廉政府建设综合指标(QLD)为因变量，以经济制度创新综合指标(ZDD)的对数分别与技术创新要素互联网普及率(IPR) 、有效发明专利(EFP) 、R&D经费占GDO比重(RDG)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TIF)和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TAF）的交互因子作为自变量，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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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9）的回归结果显示，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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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96，调整后为0.93，这说明模型（9）能够有效反映变量间的关系。模型显著性检验F统计值为134.5，对应的p 值为0.00009，说明模型的因变量清廉政府建设综合指标与自变量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各要素的交互因子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3.2.2  回归结果分析

各模型的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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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0.90，调整后均大于0.85，说明能够反映变量间的关系。模型显著性检验F统计值对应的p 值均小于为0.001，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结果汇总分析见表3：
表3   模型回归系数结果整理

	类型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总体回归模型
	ZDD
	-0.011373
	0.061504
	-0.184913
	0.8574

	
	JSD
	0.067636
	0.020166
	3.353970
	0.0085

	
	LOG(ZDD)*LOG(JSD)
	0.797149
	0.283955
	2.807307
	0.0205

	技术创新与经济制度创新各要素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作用的回归模型
	MAR*LOG(JSD)
	0.017732
	0.101672
	0.174401
	0.8665

	
	IRP*LOG(JSD)
	-0.036336
	0.060590
	-0.599707
	0.5676

	
	FOF*LOG(JSD)
	0.013655
	0.015291
	1.893014
	0.0415

	
	FBS*LOG(JSD)
	0.004115
	0.005937
	0.006926
	0.9947

	
	FDR*LOG(JSD)
	0.008165
	0.006624
	1.232729
	0.0575

	经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各要素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作用的回归模型
	IPR*LOG(ZDD)
	0.008573
	0.003461
	1.065584
	0.0372

	
	EFP*LOG(ZDD)
	0.068096
	0.009743
	6.989507
	0.0002

	
	RDG*LOG(ZDD)
	-0.241940
	0.131115
	-1.845251
	0.1075

	
	TIF*LOG(ZDD)
	-0.001223
	0.000398
	-3.073156
	0.0180

	
	TAF*LOG(ZDD)
	-0.002202
	0.001799
	-1.224173
	0.0605


（1）经济制度、技术创新协同与清廉政府建设。总体回归结果中的经济制度创新系数为负值，且对应p 值是0.86，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经济制度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证实。技术创新系数为0.068，对应p 值是0.0085，小于5%显著性水平，说明技术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系数为0.797，对应p 值是0.025，小于5%显著性水平，说明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能够对清廉政府建设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追根溯源，在清廉政府建设过程中，制度创新是基础，能够保障长效性；技术创新是利器，能够实现快捷性与低成本化，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是促进清廉政府建设的科学路径。
    （2）经济制度创新各要素与技术创新协同。市场化进程与技术创新协同系数为0.018，对应p 值为0.87，说明其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其原因在于市场化进程和技术创新协同在观念与法治不足的情况下，作用难以实现；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系数为-0.036，对应p 值为0.58，说明其对清廉政府建设起阻滞作用，但不显著，这可能和产权不清及“国进民退”有一定关系；财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系数为0.014，对应p 值为0.0415，说明二者的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已经体现出来；商业规制与技术创新协同系数为0.004，对应p 值为0.99，说明其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原因在于商业环境中的政府规制改革并未能与技术创新有机衔接，规制改革程度不足以促进清廉政府建设；对外开放程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系数为0.008，对应p 值为0.0575，大于5%显著水平，但小于10%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对外开放与技术创新协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廉政府建设。
（3）技术创新各要素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互联网普及度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系数为0.008，对应p 值为0.0372，说明其能够对清廉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互联网技术促进了制度创新的透明化，使普通民众具有了监督权，对清廉政府建设具有关键性意义；有效发明专利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系数为0.068，对应p 值为0.0002，小于5%显著性水平，说明其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显著；R&D占GDP比重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系数为-0.24，对应p 值为0.1075，说明其对清廉政府建设具有阻滞作用，但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还不足于对清廉政府产生正向作用；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技术吸收消化经费支出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系数为均为负值，且均小于10%显著性水平，说明我国的技术创新经费支出与经济制度创新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存在阻滞作用。原因在于技术改造、吸收、消化等经费支出不规范，难以和经济制度创新实现较高质量的协同，导致其对清廉政府建设难以起到正向作用。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水平依然处于低端水平，清廉政府建设与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耦合程度较低，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清廉政府建设中的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水平亟待提高。新时期，我国需积极建立基于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的清廉政府建设体系与治理体系，全面释放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对清廉政府建设推动效应，真正实现清廉政府建设的长效性。
4.1  构建清廉政府建设与经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整合机制
构建围绕推进清廉政府建设的经济制度和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市场化改革、产权制度创新、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提升经济制度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以信息化、网络化为主导，积极吸引科研机构、高校、中介结构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有助于行政监督与效能提升的技术研发、流程创新、技术改造与消化吸收体系，增强现代科技创新对清廉政府建设的有效促进。
4.2  推进经济制度创新实现“质”的跃升
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制度创新各要素与技术创新协同存在两个显著，有三个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经济制度尽管数量较多，但缺乏有效推进清廉政府建设的真正高质量的经济制度创新，亟需提高经济制度创新的质量层级。首先，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制度创新。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较为注重市场交易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而对法治化、道德责任体系重视程度不足。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主体，以法治和道德伦理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体系，因此，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要着力从法治化、道德伦理层面进行制度设计，提升其与技术创新协同对清廉政府的促进作用；其次，优化产权制度和放松商业规制。产权清晰度和放松审批、管制是政府“放权”和激励技术创新的重要制度条件，更是推动清廉政府建设的制度效能提升的重要路径，在促进其与技术创新协同基础上积极拓展制度创新领域。

4.3  发挥技术创新促进清廉政府建设的“利器”作用
将现代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等运用到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管理的全过程，保障公共权力的科学行使、规范行使和廉洁行使。一是针对社会转型期的“潜规则”盛行和“人情”文化困扰，积极推进公共决策中的网络化、数字化和信息化，尤其是在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公共工程、专项资金等领域发展完善的电子决策系统，使公共决策权力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网上并联审批和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大众等各参与主体提供“人性化、一站式”服务，将所有公权力都纳入社会考评与监督范围。三是探索在政府采购、公共工程、土地供给、医药购销、产权交易、公共资源开发和交易等领域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技术推进“阳光工程”，构建软硬件齐全、运转科学规范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间的协同监控与反腐体系；四是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对公共权力资源进行科学配置和流程再造，推动清廉政府建设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4.4  以“创新协同”为核心构建前瞻性清廉政府建设体系
政府治理中的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有助于提高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效能，也有助于树立现代行政理念，促进清廉政府建设。基于经济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的清廉政府治理体系必然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性、动态性的政府治理格局，积极建构起一个致力于创新协同驱动、由政府、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组成的清廉政府建设体系，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与技术创新协同实现科学、规范、透明、公正、民主的政府治理格局，促进我国清廉政府建设的长效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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